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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兵不血刃夺堡垒

艾伦作为“绿山之子”的领导人，曾
带领佛蒙特人抵御企图占领佛蒙特土
地的纽约殖民者，并把他们赶了出去。

纽约总督当时悬赏150英镑捉拿
艾伦，让艾伦名声大震，毕竟身价越高
人越出名，所以，“绿山之子”成员对艾
伦有着近乎崇拜的信任。

这次“绿山之子”出征的军费是从
康涅狄格那儿拿到的，一共300英镑。

康涅狄格的人已经派特工打入了

提康德罗加堡垒，把里面的情况调查得
一清二楚，为“绿山之子”夺取堡垒做好
了充分准备。

阿诺德一看这群与自己志同道合
的民兵太有组织纪律、太有信念了，立
即宣称自己是康涅狄格派来的代表，有
权接管他们，并要求艾伦交出指挥权。

艾伦愤怒地拒绝了阿诺德，他俩越
吵越凶。

阿诺德虽然有民兵上校的正式身
份，但艾伦手里有军队，情况其实对艾
伦更有利。

正当艾伦要下令把阿诺德关起来
时，有人建议他俩共同指挥战斗。

哥儿俩接受了这个折中的办法。
艾伦和阿诺德率领将近200人前

往提康德罗加堡垒，很快就到达了目
的地。

艾伦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他的
手下紧随其后。

此时，一名英国哨兵正朝着他们瞄
准，然后扣动扳机，此时的形势真可谓
千钧一发，但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人
的枪白开了。

他一看自己一个人都没打到，赶紧
一边大喊一边往回跑。

艾伦和阿诺德迅速带人冲进堡垒。
还没等守备部队反应过来，堡垒已

经被攻占了。
此时，英国守军大多还在睡梦中，

指挥官也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驻守堡垒的英军一共不到50人，

而“绿山之子”的人数是他们的好几倍，
英国人很识时务，认识到抵抗毫无意
义，干脆束手待毙。

艾伦逼着一名英军俘虏带领他来到
英军指挥官的住处，命令英军上尉投降。

上尉当时还没完全睡醒，满脸惊恐
地坐起来问：谁派你们来的？

阿诺德冲他大吼：伟大的耶和华和
大陆会议派我们来的！

说完，他们几乎没费一枪一弹，就
完全占领了堡垒。

就这样，堡垒里的枪支弹药全落到
了北美人的手里。

在列克星敦战役结束3个星期后，
1775年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
费城召开。参加会议的仍然是北美12
个殖民地的代表，佐治亚再度缺席。

各地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当前的形
势注定殖民地与英国的战争已经不可
避免，但是代表们在战争的最终目的上
各持己见：激进派主张完全独立；温和
派主张战争结束后改善殖民地与英国
的关系，在帝国内部实现和解。

大多数与会代表想在这两条路之
间寻找一条中间路线，结果大部分人都
犹豫不决。

经过一番商讨后，大陆会议最终在
6月14日通过决议，决定邀请弗吉尼亚
民团上校乔治·华盛顿出任各路军队总
司令，并授予他少将军衔。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大陆军就此正
式诞生，华盛顿也因此成为美军历史上

第一位少将。
华盛顿接受了邀请和任命，告别妻

子，前往纽约走马上任。
纽约人一听说华盛顿来了，一时间

万人空巷，纷纷扶老携幼迎接这位大陆
军总司令，并且派出一队当地民兵充当
他的护卫队。

华盛顿的声誉之隆、人气之高，由
此可见一斑。

可惜，在几天后，这种盛况居然在
别人身上再度上演——纽约人以同样
的热情欢迎刚从英国旅行归来的总督，
派出原来那队护卫华盛顿的民兵继续
给总督当护卫队。

纽约人太不厚道了，拿着对华盛顿
的待遇招待别人，好比刚给华盛顿吃过
一顿大餐，然后给别人吃和华盛顿吃的
一样的大餐，这让华盛顿内心很受伤，
他只好带着手下从纽约离开。

由此可见，当时北美的人心很不稳定。
潘恩的《常识》发表后，越来越多的

北美人意识到应该跟英国政府一刀两
断，特别是在英国采取高压政策打压北
美殖民地后，北美人对英国的最后一丝
幻想彻底破灭了。

大陆会议成立了一个五人委员会，
由托马斯·杰弗逊领导，制订了《独立宣
言》。杰弗逊起草了《独立宣言》的绝大
部分，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
帮忙修改。

（摘自《世界历史很有趣：袁腾飞讲美
国史》袁腾飞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人鱼与她
梦幻童话

原来他会撒谎17

从那时起，我就跟着李大头混了。
渐渐地，我们学会了闽南话，也会讲一
点儿黎语，融入了海岛生活。后来，我
们还和同一条街上真正的土著江易盛
成了好朋友。

我们仨在一起玩了三年多，好得不
分彼此、几乎同穿一条裤子，直到我13
岁那年收到了李大头的情书，才突然意
识到我是女生、他是男生。面对李大头
那歪歪扭扭的“我喜欢你”这几个字，我
完全傻了，不知该如何回复。

当我纠结该如何回复人生中的第
一封情书时，李大头的奶奶突发脑溢血
去世，他妈妈回来接走了他，他离开得
十分匆忙，甚至没有来得及和我们告
别，那封情书自然也就不用我回复了。

听邻居说，他妈妈运气好，嫁了一个
有钱人，是南洋那边的华侨，对她很好，但
是一直没有孩子。这次李大头过去，只
要得到继父的喜欢，肯定会享福的。

随着时间流逝，李大头在我的记忆
中渐渐远去，但因为他陪我度过了人生
中最艰难的三年，还有那封我一直没有
回复的情书，他还是在我日渐模糊的记
忆中牢固地占据着一个角落。

江易盛推了我一把：“你发什么呆
啊？究竟记不记得？”

我回过神来，一时间百感交集，甚
至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勉强地笑
了笑：“一起玩了三年多的朋友，怎么可
能不记得？快进来坐吧！”

我忙着搬藤桌、藤椅，招呼他们
坐。江易盛让我别瞎忙，我却充耳不
闻，跑进厨房把剩下的一半西瓜切了，
在把一块块西瓜整齐地摆放在水果盘
里后，我的心情才平复下来。

我端着水果盘、拿着水果叉走出厨
房，看到吴居蓝和江易盛、周不闻坐在
一起，正在寒暄。吴居蓝微笑着自我介
绍：“我叫吴居蓝，是小螺的表哥，昨天
下午刚来海岛。”

我脚下一个踉跄，差点儿把水果盘

砸到吴居蓝头上。吴居蓝却好像早有
预料，一手稳稳地扶住我，一手把果盘
接过去放在藤桌上，笑着说：“小螺一贯
独立，凡事不喜欢麻烦别人，但她越是
这样，我越是放心不下，反正我工作也
自由，索性跑来陪她一段时间。”

周不闻问：“吴先生是做什么的？”
“编程员，俗称码工，我们这种工作

在哪里做都一样，只要按照客户要求按
时交活儿就好了。”

你还编程员？今天早上是谁对着
电脑又戳又抠的？我瞪着吴居蓝。

吴居蓝笑眯眯地看了我一眼，一边
拖着我坐到他身旁的藤椅上，一边非常
亲切地对周不闻说：“叫我吴居蓝就好
了，否则我也得叫你周先生了。”

江易盛半真半假地抱怨：“小螺，你
从没告诉过我你还有这么出色的表哥。”

我干笑着说：“大家吃西瓜。”我也
从不知道我有表哥，不过，他非常合理
地阐述了他的出现以及登堂入室住进
我家的理由，没给我添一丝麻烦。我决
定收回对他“刚正不阿、不会撒谎”的评
价。他不是不会撒谎，而是太精明，所
以无伤大雅的谎言根本不屑说。

江易盛和周不闻看我似乎不太愿
意多谈表哥的事，也知道我和妈妈的关
系很尴尬，所以都识趣地不再多问。

周不闻指着自己身旁的美丽女孩
儿说：“小螺，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周不
言，我的堂妹。”

我笑说：“你好，我是沈螺，以前是
周不闻的邻居、好朋友。”

周不言甜甜地笑了一下，说：“你
好，沈姐姐，我常听哥哥说起你，一直都
想见你呢！”

我觉得她话里有话，却辨不清她究
竟是什么意思，只能礼貌地笑笑。

周不闻给我赔罪：“昨天的事情，很
抱歉。明明知道是你，我却装作完全不
认识。”

我说：“我明白，你都是为了我
好。”继母那脾气，如果让她知道我和
处理遗产的律师认识，一定会怀疑遗
嘱是假造的。

江易盛说：“别光顾着聊天了，先说
说晚上想吃什么吧！”

周不闻和江易盛商量着去哪儿吃
饭，我在外面跑了一天，很疲惫，兴致没
那么高，只是“嗯嗯啊啊”地附和着。

周不闻笑说：“跑来跑去挺折腾的，
我们重在老朋友相聚，吃什么不重要，
要不叫点儿外卖算了。”

我还想客气一下，江易盛瞅了我一
眼，说：“正好我也懒得跑了，我来叫
吧！”他是颇有声望的主治医生，别说是
送外卖的店铺，就是不送外卖的店铺，
他打个电话，对方也会把食物送过来。

江易盛问了下各人忌口的食物，打
电话叫了外卖。

（摘自《那片星空 那片海》桐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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